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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東尼說服了尼奧，把凱洛琳、格林哥、菲力及白蒂接到了危樓，暫住在娛樂間。格林哥及菲力、白蒂是來過狂歡節的，預定節

過了就走。　　凱洛琳卻毫無計劃和目的，東尼試著說服她留下來，與他們一同修道。凱洛琳並不太熱心，但是也沒有拒絕。尼奧

冷眼旁觀，他自認智珠在握，已經得到了宇宙真理。只要有時間，他遲早會把這些迷途的羔羊，領回羊群，所以相處尚稱融洽。

　　狂歡節過後，我因為事業的失敗，也加入了這夥（詳情請見《巴西狂歡節》），在這棟危樓中，發生了不少出乎意料之外的變

化。沒有多久，格林哥先走了，後來凱洛琳也走了，菲力與白蒂則在凱洛琳走後一天，去了里約。危樓寂靜下來了，只剩我們五個

人，每日按時修習功課。

　　東尼耐不住這份冷清，每天一到下午，就失去了他的蹤影。

　　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，向一位中國朋友借來兩本佛經。原先的目的，是為了與尼奧印證宗教，不料在讀完《金剛般若波羅密

經》後，心中竟豁然開朗。在先，我還執著於一個愛字，我以為人生的解脫是基於愛心的啟發。現在我才發覺恨既不存在，愛也變

得多餘，我心中空空洞洞，已經一無所有。

　　另一本經書名《六祖壇經》，是李化成君發緣而印的。我本來不打算看，因為四大已空，還有什麼需要追求的？但是在這裡時

間實在太多了，整天沒有事做，我終於還是看了。甫一翻閱，才發現那字裡行間蘊藏的宇宙奧秘，竟然又是另一個天地。

　　我早就聽說過六祖得道的故事，此時在書中親眼看到，所領會的與耳聞又有天淵之別。待看到慧能在舟中對五祖說：「迷時師

渡，悟了自渡」，心中已是一變。又看到惠明追六祖時，六祖對他說的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。

」心中再猛然一變，這些話有如對我說般，正是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　　看《六祖壇經》時，由於字裏行間，處處磯珠。每看一段，我就一變，只是愈變愈小，愈變愈透明。看完《金剛經》時，我如

身處虛空，不知人在何處，待看完《壇經》，人間事物卻又歷歷呈現在眼前。尤其六祖云：「心平何勞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禪？」即

使還有些許障礙，至此已毀盡無遺。

　　記得有人說過：「悟前，見山就是山，見水就是水；悟時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；悟後，見山又是山，見水又是水。」這

正是我的寫照。於是，我不再反對什麼，也不再強求什麼。無拘無束，自由自在，隨遇而安。

　　在這段期間，我也對東尼、尼奧等人，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。東尼是個性情中人，他的智慧完全用在自我表現上，少年得志，

使得他眼比天高。以他的個人條件、社會關係以及待人接物的態度，不難按步就班地，在他投身的事業中，出人頭地。

　　他的犀利，使他很容易看透社會上既有的不平現象。最初，他抱著滿腔的熱誠，想有一番作為。但是，在實際人生中遭遇到

的，正是人性所暴露的缺點，他發現了自己也是人，他感到惶惑無助。

　　神的形式，在某一個階段，往往是人們自我的化身。當人們一再受到挫折時，便設法尋求一個超乎一切的神。首先人需要求証

的，是這個神的能力；其次則是自己對神所能發生的影響力，証實的程度，就是信仰的多少。

　　時代啟發了他，在科學的殿堂裡，他不承認有神。而人生的無奈，又引誘著他，令他打從心底深處，迫切地嚮往著無比的神

通。資本社會的體制，就是這樣奠定的，不需要玄秘的儀式，也不需要宏大的道場，一個嶄新的國度已經建立在人心。

　　在這個國度裡，現實就是祂的領土，物質則是力量。雖然沒有神名，但卻有著無所不在的神通－－金錢，受到子民的膜拜。這

場宗教革命起自何時，已經無法考証，但是舉世狂熱地捲入風暴核心，則是二十世紀的事。金錢的崇拜者，雖然並不同意金錢就是

他們的救世主，但是他們為金錢所付出的，卻遠比中古時期的殉道者，還要來得狂烈。

　　東尼立刻成為時髦的新貴，他不需要出賣靈魂，而是靈魂呼喚著他，無怨無悔地投入了金錢與名利的旋渦，以求得到那種超然

的神力。

　　不論是哪一種神，說穿了，都是借助信徒的信念，使人的力量聚集成形。因為人心是孤獨的，人與人之間沒有實質的連繫，唯

有信念可以令個體得到平安。因此，個體內心的平安滿足，便成為力量的來源。當一群人以共同的信念，規範出行為的準則時，原

如散沙一般的個體，便會緊密地結合成為金剛。宗教是如此，政治、文化、經濟等各種人類行為，也無一不是基於某種信念的維

繫。

　　東尼曾經擁有一家小型的投資公司，最後他發現資金被挪用一空，而挪用者正是他最信任的生死之交。後來東尼想角逐環球電

視公司的董事，他的父親拒絕為他背書，他又與父母反目了。

　　這些更激起了他旺盛的企圖心，他努力接近權利的核心，就是為了獲得力量。在他的潛意識中，神就是力量。他的成功，就足

以証明他有「神」的恩寵。

　　有一天，他深愛的妻子，突然滿懷怨憤，要棄他而去。任何一位聖徒，在執行他神聖使命時，都難免把各種阻擾視為魔鬼的挑

釁。東尼與其他聖徒的分別，就在於他反應太快，魔鬼怎麼會選上他的妻子呢？他試著用一向成功的技倆，設法挽回頹勢，待他發

覺金錢之神也有技窮的時候，他又惶然了。

　　他的自尊因而受到嚴重的傷害，他試著去瞭解妻子，以求挽回婚姻。他卻不知道，神與魔原是一體的兩面，當金權君臨人間之

際，魔道就已鋪設好了自由放縱的康莊大道。妻子所追求的，是另一種自由的挑戰，正好是他個人權勢的夢魘。他由拒絕而壓制，

因壓制而失去一切，包括他所追求的信念，以及生存的意義。

　　尼奧適時的出現了，另一個新生的契機，在他消耗不盡的精力中，再度崩發出來。他無法忘情於心目中那座超然的萬能主宰，

不管是什麼形式，他都要將之迎回人類的聖龕中。可是尼奧所能提供的，只是他個人的信念，東尼雖然在尼奧的身上，看見了這個

信念。可是卻無法把這種力量，轉移到自己的血液中。

　　所幸，這一群無助的羔羊對他的依賴，也滿足了他一部分的自尊。他精神上的空虛，也在尼奧堅定的信念下，獲得安定的寄

托。但是，他的精力實在過於充沛，仍然不斷地追尋那股神秘的力量。只是他不知道那是什麼，又在哪裡？他永遠揹著隨時可以爆

炸的、沉重的包袱，一任尼奧對他催眠。

　　尼奧則剛剛相反，他是宇宙神教的它實信徒，博學慎思，頭腦冷靜。他很瞭解他與東尼的配合對彼此有利，卻高估了自己的影

響力，經常擺出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架勢。在屢次的爭論中，東尼逐漸懷疑這個收穫所付出的代價。

　　秀子和甘格在這裡只是陪襯，維繫秀子力量的是她對尼奧的愛。甘格則是本性使然，他沒有理想，也不追求什麼。當然，可能

是他已經得到了，或者是他還沒有找到生活的目的。他對任何環境，始終是隨遇而安。

　　嚴格地來說，這些人所做的，不過是一場認真的兒戲。我很想看看將會如何終場，只是在我知道了必然的結果後，這場戲就不

值得再看下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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